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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區家麟時，他已從香港無 電視台新聞部辭職1
年，並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全職攻讀博士學
位。這位黑黑瘦瘦的前新聞節目主持人及高級監製，
一直實踐的是「行萬里路，也要讀萬卷書」的生活哲
學。他在09年出版的第一本遊記隨筆《潮池——浪游
二十國度的故事》，從喜馬拉雅山到亞馬遜森林，都不
過是他「在路上」的浮光掠影，今年面世的旅行筆記

《他他巴——走在絢麗與荒涼》，則將自己當年勇闖非洲
大半年的見聞和在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的時光穿插起
來，他的思考、他的關心，都不是一句「為甚麼你要
去」就問得出來的。「其實我常說，對一個地方的真
正了解是從旅行結束開始的。」說他走過了大半個地
球都不為過。

與非洲結緣
2005年，區家麟獲取史丹福大學奈特學人（Knight

Fellow）計劃邀請，與該校從全球挑出的20多名記者一
起，度過為期1年的「學習假期」：即各人可依照興趣
隨意選課，不用考試和交功課，不論科目也不限數

目，每月還獲得大學「出糧」，並歡迎攜帶家屬或情
人。同學中有人選「太空船設計」、植物學、紅酒鑒賞
等，無奇不有，他則在這個時候，成了學校凡有關

「非洲」講題的座上客，思考非洲貧窮的深層原因。
「因為有了對非洲的親身體驗，日後看到和聽到非洲的
各種新聞報道，都會留意起來，並且特別有親切感。
這也是旅行的意義之一。」

事緣15年前，任職電視新聞記者的區家麟請了1年的
無薪假期，和太太向非洲高原奔去，工作的競爭、房
奴的壓力，他似乎並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如此的不安和
焦慮。1990年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專業本科畢業，4年
後他便從無 電視新聞記者晉陞為高級記者，97年他
轉職到該台公共事務科任首席編輯。他生於1968年，

「我們這一代人，剛好碰上97回歸，大批中高層管理人
才移民，空出大量職位，只要努力幹，晉陞都會很
快。」那時也是香港傳媒的黃金時光，各類報紙、雜
誌百家爭鳴。

職業特性也讓他借助工作到過很多地方，也因為工
作，他能一口氣攢下一個月的假期，浪跡歐洲。「但

我一直都去那些很特別也很辛苦的地方，
選擇非洲也是如此，那裡消費低，可以待
很久。」「他他巴」（Tata Bus）是非洲當
地由普通巴士改裝成的客運交通工具，他
就和太太乘 猶如越野車般幾近散架的
車，提心吊膽又樂在其中地親歷 當地人
因極度貧窮而對生命產生的麻木。「回香港後最直接
的感受，就是不再對自己的生活長嗟短歎」。他自小患
哮喘，病一發作便會天旋地轉如臨死淵，他也因此

「起步比別人快，走得比別人遠」，活得彷彿沒有明
天。直至多年後遇見良醫，哮喘才徹底治癒。

關注中國
其實他最關注的還是中國的事情。他監製過系列新

聞節目《中國人上太空》、《西部大開發》、《六十年
家國》、《新雙城記》等，頻密的時候，每2、3個月去
北京一次，每一次去都讓他體會到一種劇烈的變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太快，其他的跟不上，就會有很多問
題，這是我一直關注的事情。」這個暑假，他將會去

一趟新疆，還要和一些環保團體考
察黃河流域的情況，「我很幸運，
工作可以和興趣有很多的重合」。
他說自己的下一本書會是關於中
國。最終放棄從事了20年的新聞工
作，原來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自

由。「以前因為身份關係，不可以寫書，不可以隨便
評論時事，現在反而有很多東西去嘗試。」

但寫作成不了主業，他太明白在香港的生存法則，
所以他去做新聞節目嘉賓、去大學教新聞課程，寫作
還是當成興趣。「我還打算在大學教旅行的課程，透
過旅行，去探討文化、政治、外交等深層次的問題。」

區家麟說自己和太太對物質生活都要求不高，為了
實現那個遊走世界的夢想，他們日常生活過得非常儉
樸，太太也從新聞領域轉行學中醫，兩人還決定不生
小孩，「這也是為了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吧！」但他怎
樣也不承認自己是文化人，他對文化人生活的理解是
抽離和抽象，「我是很入世的人，只有貼近生活才能
讓我感到實在。」 文：梁小島

編按：他們在路上，用腳、用單車、用各種方式，物理空間的地點永遠都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他們要尋找的是勇氣，是心靈的棲息地。「在路上」系列（二）

新聞人區家麟 用行走換自由

文：你和韓三平都是《建黨偉業》的導演，
你們是如何分工的？

黃：關於電影的結構、方向，還有劇本，是
我們共同來定，電影總的啟動和想法，
韓總把握得多一點，現場就是我帶得
多。

文：《建黨偉業》的故事素材、結構和時段
怎樣選擇和把握？

黃：這個從劇本編寫一開始就定好了，比如
從1911到1921這10年我們的節點都選什
麼，之後就是人物的節點，能不能和事
件對上，對得上就有戲劇性，有的時候
對不上，你就不能編。比方說，五四運
動之前2個月，毛澤東就離開北京回湖
南了，這個你不能變；還比如有一段故
事很精彩，如果接到另一段故事就具有
很強的戲劇張力，但他們不在一個時間
段，你就不可以接到一起。歷史片就是
這樣，不能編。當情節或歷史時段的選
擇點定完以後，再開始定人物的節點，
你能創造的空間，就是這些節點之間的
空檔。

文：作為導演，你比較下功夫的是哪些節點
之間的空檔？

黃：這個一開始要選擇。比如，1911年辛亥
革命，中國從封建社會步入民主革命時
期，這個時期政黨林立，雖然我沒有太
多交待，但那時中國有300多個政黨，
都喊 要救國。經過10年的變化後，
1921年出現了一個53人的政黨，就是中
國共產黨。在這麼紛亂的年代裡，歷史
為何選擇了這個政黨，這就是電影要講
的東西。這是一個歷史必然。

然後在這裡就要找時間的節點。核心
是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的推進和復辟的封
建力量之間的較量，較量到最後，其實
沒有結果，然後出現國民黨，宋教仁以
政黨政治為主張的一派，在這個節骨眼
上，1914年一次大戰爆發，陰差陽錯，
然後是巴黎和會讓我們空歡喜一場，讓
中國人憋了70年的怨恨爆發，五四運動
喚醒了工人，加上第三國際的進入和蘇
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當時的年輕人這才
覺得，國家還有希望，要為這個建立政
黨，就是共產黨。

文：為了表明歷史的必然，從而影片淡化了
個人的色彩，就像群像畫？

黃：對，這個電影就是一個群像。但是裡面
我們也加了一些有意思的細節。我現在
覺得，中國有兩段歷史是非常有趣的，
一段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一段就是
南北軍閥時期，出現了幾百個政黨，到
1924年中國政黨最多的時候有2千多
個，中國近代的大家都出現在那個年
代。我是想表現在尋求救國之路時，出
現的豐富多彩的思想層面。比如你看到
有北大辯論那場戲，有辜鴻銘、李大
釗、陳獨秀對怎樣學習西方的討論，那
個是編的。

文：《建黨偉業》做了英文字幕，也要在海
外發行，您對此有甚麼期望？

黃：其實是我們還在拍得時候，別人就來買
了。現在拷貝已經賣了7個國家了，從
這個月20多號開始，北美、澳大利亞、
新西蘭、東南亞都開始上演，這也是這
種電影少有的現象。這個很容易理解。
大家肯定關心嘛，我們國家現在已經變
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西方預計到
2020年會變成第一大經濟體。我們在
1840年的時候還是被人在手裡亂捏的，
現在的變化讓每個人都會研究你的文化
現象、政治現象，電影是他們最簡單的
了解方法。而且由於改革開放這麼多年
的經歷，我們能夠理性地面對歷史，能
比較客觀地去講故事，他們會覺得看電
影是捷徑。

文：拍電影的時候，海外觀眾會影響你的考
量麼？

黃：拍電影時我從來不管，你要想那麼多你
就拍不了。你就按你心目中一個好看的
電影，一部有意義的生動的電影去拍，
誰買誰不買，不管它。

文：但你對觀眾總有期待吧？
黃：我覺得觀眾肯定會有。因為這是近代

史，而且隨 國家的強大，人們對近代
史了解的慾望會越來越強烈。我常說，
如果你到美國作一個初步調查，但凡念
過高中的，對美國獨立戰爭都了解得很
清晰。我們現在有一個怪現象，年輕人
對外國的事情了解得比中國自己的多，
這是不自信的表現。隨 經濟的發展，
真的要了解你是從哪裡來的。我覺得這
是我們教育上的一個缺口。

電影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好看，你要
是覺得什麼地方有意思，回去翻書也沒
有問題。我們拍的過程中自己補的課很
多。比如陳獨秀形象的塑造，以往不是
這樣的，我們是客觀地把他恢復到中國
共產黨的創始者角色中來。他的個性很
張揚的、性情中人，馮遠征演出來就是
這樣，不高興還挖苦兩句，他不是端
的。

我們對毛澤東的塑造也是相對客觀。
在這部戲裡是要表現作為學生的毛澤東
成長的過程，從年輕時參軍，到崇尚教
育救國、體育救國、無政府主義，他是
一點點過來的。

文：據說接下來你還要導演一部建軍題材
的？

黃：沒有，那是媒體網絡瞎編的，還幫我搞
出7個系列來。

信仰可以改變一切
文：從《建國大業》到《建黨偉業》，您覺

得是否有「國家模式」這樣的電影類
型？

黃：應該是沒有，我覺得不存在這個問題。

《建黨》有30多個投資者，多半都是民
營資本。而且我們在上片的同時，面前
有五部美國片在一起演，根本不是媒體
猜的樣子，不讓誰上。《功夫熊貓》、

《加勒比海盜》、《速度與激情》等，從
15號到現在都還在一起進行。我們其實
一開始只佔了市場份額的百分之四十
幾，但我們拿了市場的百分之六十的票
房，你要是國家模式就不會這樣。

這是一個政治類型的電影進入市場，
模式是有很多的明星，還要講一個大家
都不知道的但又應該知道的歷史，裡面
還有讓年輕人激動的段落，然後看你能
拿多少票房，這是一個常態的市場進入
方式。你看事實就好了，如果按你們說
的，那前面美國片應該都沒了，他們不
但一起演，而且加一塊的市場份額比我
們還大，但我們拿的票房份額大，因為
他們已經放了一段時間了，我們剛上拿
百分之六十的票房，都很正常。

其實這就是一部近代史的電影，這裡
頭有和我們這個民族近百年息息相關的
東西，因為近幾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
給我們的心理帶來很大的變化，但其實
裡面有一個一脈相承的脈絡。我覺得，
了解自己民族的近代史，是一個公民應
該做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做
了一點實際的事情，如果看了對你多少
有點影響，就是好的。

文：用全明星陣容的策略，是出於甚麼考
慮？怎樣選角？

黃：主要是針對年輕的觀眾，反而上了年紀
的觀眾會覺得某某明星沒那麼像嘛。我
們選角有兩類，如果人們熟知的人物就
一定要像。比如常見到的毛澤東的像、
孫中山的像。另外一類是大家不熟悉
的，沒怎么見過的，就在造型上下功
夫。我挑演員就是憑直覺，也沒有分
析。你看吳彥祖演胡適，他又像又演得
好，後來好多人給我發短信，說從來沒
有想到讓吳彥祖去演胡適，問我怎麼想
到？我說因為我膽子大嘛，上次（《建
國大業》）敢用陳坤演蔣經國，還有甚
麼不能演？（笑）結果他們都很像。還
有劉燁演了成長中的毛澤東，我們以前
老把人物定位給定死了，我對劉燁說，
要演出從普通的小孩一點點成長的過
程，結果很成功。我們試了他一個，2
個小時就定了。

文：您說過這次的影片票房一定會超過《建
國大業》的4億票房，理由是甚麼？

黃：這是一部可看、好看和有意味的電影，
這裡面有更多適合年輕人看的東西，比
如說五四運動、愛國熱情、學生的純真
情感。前天晚上我們在深圳電視台做完
節目，臨時決定去電影院看看，結果一
進去全是年輕人，還有人跟我說他們很
激動，手都捏 呢。這就是影響。

文：拍這類歷史題材的影片，對當下有些甚

麼麼樣的觀照？
黃：這個就得大家自己去體會了。創作者是

把自己的觀照，通過對節點的選擇表達
出來。

文：您帶入的觀照是甚麼？
黃：就是我們要看到信仰是多麼重要。這

個電影裡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所以
才能拋頭顱，灑熱血，那些都是富人
的子弟啊。當年北大的教授一個月幾
百塊大洋，甚麼概念？北京當年買一
個四合院才3百塊大洋，兩個月不到就
可以買一個院子，那時候縣太爺每月
才12塊大洋，但這些人為了理想甚麼
都拋棄了。信仰是有力量的，信仰可
以改變一切。

中國缺少職業監製
文：進入2千年後，你拍的片子就特別少

了，還會拍個人感興趣的電影麼？
黃：我是去做監製了。香港很多大片，像

《投名狀》、《十月圍城》我都是監製。
我當時去做監製是因為覺得中國缺少職
業的監製人，但這是電影工業裡最重要
的角色。職業監製是既要懂得電影的製
作和管理，就像上市公司的CEO，代
表所有投資方去管理，也要是內行。我
還做過美國的《木乃伊3》的中方監
製，也是其中的投資者。後來我被臨時
叫過來拍這兩部片子，就來了。

我現在覺得，最缺的不是藝術片導演
而是職業導演，就是拿 什麼題材都能
拍的導演。好萊塢全是這個，卡麥隆的
戲，每一部都不一樣。我們只拍自己熟
悉的，那不行，中國電影會很快被美國
電影吃掉。《建黨偉業》就是主流市場
的視覺大片，不是個人風格為主體的，
你要用最好的心理結構和觀眾交流。當
然個人影子還是丟不掉的。

文：從你早期的成名作《黑炮事件》，到
《輪回》、《站直囉！別趴下》等，都是
批判社會現實、反思現存制度的風格強
烈的影片，你今後還會有這類批判性的
作品出現嗎？

黃：應該還會有。嚴歌苓的一部英文小說
我一直很喜歡，還在談，是一個荒誕
喜劇。她寫一群騙吃喝的人，在北京
出席各種酒會，這種企業招待會會發
很多紀念品甚至發錢，就有人成立了
這麼一個集團，你懂文學、他懂數
學，就去參加開會發言，講得都還很
在行。開完會後，把東西一拿就走
了，每一年收入好幾十萬。最關鍵的
是男主角發現一年以後有人冒充他，
故事就從這裡開始了。

文：監製和導演，哪一個對你的吸引更大？
黃：兩者各有不同。比較起來，還是監製的

權力更大。但我做監製不會干涉導演任
何事情，只是要從開始的時候制定好方
向、參與劇本的討論。這個中國缺。

黃建新導演簡介：
1954年生，現任中影集團第四製片

公司經理。曾先後任西安電影製片廠
助理導演、副導演、導演。他的首部
執導電影《黑炮事件》曾獲1986年中
國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香港電影節
十大華語片獎等，亦成為其代表作；
隨後與《輪迴》、《錯位》合稱為「先
鋒三部曲」。而之後拍攝獲得多項電影
大獎的《站直囉，別趴下》、《背靠
背，臉對臉》、《紅燈停 綠燈行》因
直指當代中國城市化過程的問題，被
看成為「城市三部曲」。

黃建新現在，凡聽到有電影專業的學生向他提及舊作，總會燦爛地笑 。他的好人緣

在電影圈中是出了名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在這個浮雲障目的環境中保持 清醒和敏捷。

早年的作品給人留下了厚道又不失尖銳和幽默的知識分子形象，後來則開始以監製的身

份游走幕後，成為參與建構中國電影產業的帷幄者。

自《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的接連上映，黃建新再次以導演的身份亮相，情懷還

在，只是多了份老練和世故，對接連的質疑和傳言也有點不耐煩。他強調年輕的觀眾，

強調公民的責任，努力地在政治題材中拿捏權衡，市場對電影的標準，成為他詮釋政治

題材電影的最好依據。 文、攝（部分）：梁小島

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黃建新
了解民族近代史是公民責任

文：香港文匯報　黃：黃建新

黃建新


